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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重点

耐得孤独枯燥、笑看风起云涌，泰山之巅有一群———

为老天“把脉”的人
本报记者 刘红杰

观测员

要识别29种云
在泰山气象站大气检测站值

班室，急促的音乐声频繁响起，电
脑桌面不时弹出“查看酸雨文件传
输了没有”、“查看报文发省局了没
有”等提示框。而观测员们则忙里
忙外，不得停歇。

“我们是自动监测设备和
人工监测两套系统同时运行，
以防数据误差大或者自动检测
设备发生损害。”泰山气象站站
长王德众说。

观测天气可不是个简单的
活儿，对技术的要求特别高。单
单观察云，就不是报告天上有
没有云那么简单，也不是只报
白云、乌云就行了。

王德众解释道，“云分很多
种，按云形特征、结构特点和云
底高度分29种。有的云形状像
小馒头，有的像花椰菜，预示的
天气状况是不一样的。出现鬃
积雨云，要打雷；出现蔽光高积
云，易下雪；出现蔽光层积云，
可能有大雾。我们把观测到的
资料传到气象局，预报员根据
卫星云图、雷达图和观测资料
等综合分析，作出天气预报。”

天上下刀子

也不能耽误播报
在泰山上，游客眼中的云雾缭

绕、雪山雾凇等美景，却造成了气
象观测人员身体上的伤痛。“山上
一年平均温度只有5 .6℃，大雾天
176天，大风天161.7天。山上潮湿，

风一大，裤子、头发都是湿的，站里
的人一般都有关节炎。”王德众说。

夏天潮、冬天冷，观测人员必
须克服。由于冬天温度低，用手一
握测风塔的扶手，不但冰凉彻骨，
而且粘手。王德众有窍门，用手抓
不住，就用胳膊抱住。

而气象播报必须准时，就是
天上打雷、下刀子也不能耽误。泰
山夏季雷暴十分强烈，泰山站又
处在泰山最高点，虽然有避雷针，
但仍不可避免地遭雷击。直到现
在，每年观测仪器、计算机都要遭
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王德众曾有过这样的遭
遇。1990年盛夏的一天，一个响
雷在值班室内爆炸，将EN型测
风仪器击毁。王德众用最快的
速度换下被击坏的测风仪器，
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冲向室外的
观测场，读取了各种气象数据。
当他回到值班室拿起电话准备
发报时，又一个响雷，强大的感
应电流使他浑身酥麻，电话被
震出好远。

“地上铺着木地板，地板上
还盖着黑色的绝缘垫，但都不
管用。我戴上电工用的绝缘手
套，把话筒离开耳朵，才将航空
报发了出去。”王德众说。

无心观赏

月全食美景
由于24小时连轴转，气象

站的工作实行三班倒。去年12
月10日晚上有月全食，当晚，是
观测员臧海光值班，他是去年4
月从滨州惠民气象局到泰山气
象站支援的。

20时，不远处的玉皇顶上聚
集了很多等待看月全食的游客。
游客们兴奋地在山顶高声喊叫，
臧海光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
20时是气象学上一天的结束，要
做一天的观测情况总结。

臧海光先跑到屋外打开百
叶箱，照着手电筒记录湿度；又
把蒸发皿抱回屋内，称当天的
蒸发量；然后到气压室读气压
数；最后开始进行全天数据维

护，包括云、风、温度、湿度、露
点温度、日照时数等相关数据。

“今天风小了，14米/秒，前几
天28米/秒，屋里跟吹哨子似的。
我出去看雾凇，被风吹下来了。测
风塔被冻住了，王站长在大风里
一天爬上去三次。”臧海光说。

臧海光在电脑和记录簿上埋
头苦干，天空的圆月正在屋外悄
悄发生变化，他顾不上看这十年
一遇的美景。因为10日是上旬的
最后一天，他还要做旬报。

凌晨一点，臧海光打着哈欠
结束了他的工作，观测员邵士河
披着军大衣来接班了。“很多飞机
从这条航线经过，一个小时报一
次，航空报必须做好。”邵士河说。

气象站的人

最怕生病
泰山气象站是国家二类艰

苦台站，从上班开始，“艰苦”两
个字就显露无遗。记者上山的
时候，王德众、臧海光等人已经
在泰山顶上呆了9天。

这次换班，正好赶上索道检
修，王德众从中天门爬了2个多小
时才上山。“现在条件不错了，有索
道。一年也就爬个两三次全程。”

臧海光上班的经历更传奇，中
午还是在厕所里吃的饭。“来换班
时，正好赶上大雪封山，只好从后
山爬上来，雪都灌到鞋里了。我又
冷又饿又累，爬到半山腰就没劲
了。看到一个厕所，让看厕所的人
给下了碗面条，在厕所里吃了面才
爬上山顶。”

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王
德众最大的担忧是站里有人生
急病。“2008年，有位同事半夜
患上急性阑尾炎，当时-8℃左
右，整个泰山笼罩在浓雾中。全
站分头行动，分别向南天门派
出所、泰山索道站、泰山消防九
中队请求救助。我们和消防官
兵抬着担架往山下送病人，风
大、温度低、雾浓、路滑，抬担架
的战士腿累抽筋了，随行的人
员快速补上。我们把病人送上
救护车，自己也虚脱了。”

▲2011年12月10日，泰
山气象站站长王德众(前)打
开百叶箱记录监测数据。

▲气象观测员臧海光夜间用手电筒照明记录湿度。

▲本报记者刘红杰与气象观测员邵士河(左)观测能见度和云。

▲气象观测员臧海光把蒸发皿抱回屋内，称当天的蒸发量。

无论烈日炎炎、骄阳似火，还是狂风骤雨、冰天雪地，总有一群人在泰山之巅观云沐雨，

为老天把脉。2011年12月10日，记者在位于泰山日观峰的泰山气象站零距离接触气象观测

员，探访这群为老天“把脉”的气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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